
闽 东 红 土 地

□ 林思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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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八月，福安穆云溪塔的刺葡萄熟
了。在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与朋友相约来
到福安“夜游新地标”——溪塔葡萄沟游玩，
感受畲乡浓浓的葡萄风情。

《穆云畲族乡志》记载，溪塔“为宁德最
大的蓝姓迁途起始地”，也是闽东蓝姓的主
要发祥地之一，史称“溪塔蓝”。近年来，借
着白云山世界地质公园开发的东风，溪塔从
养在深闺人未识到成为闽东北亲水游线路
的一颗璀璨明珠。

葡萄丰收时节，也是旅游旺季。去年，
福安市投入 476万元建设灯光夜景工程，打
造虎头时空隧道、溪塔廊桥遗梦等多个夜景
打卡点，将3A级景区夜色打造得如梦如幻。

夜幕降临，溪塔跳跃的灯光与成片的光
影交相辉映，将乡村照耀得美轮美奂。夜色
里，整个乡村都弥漫着浓浓的葡萄香。流光
魅影下，畲乡的浪漫风情也在月色中弥漫开
来，一条廊桥在灯光的点缀下光彩夺目，成
为秀溪上最靓丽的风景。桥上纳凉的、旅游
的三三两两，汇成一道人流，承载一片赶赴
夜约的芳心。桥下星星点点的荧光棒，斑斓
朦胧，传递无限的遐想。在夜晚的柔波里，
葡萄丰收的乐章也随着耳畔传来的潺潺流
水声荡漾开去。

葡萄沟里，一串串犹如珍珠玛瑙般的刺
葡萄挂满了架。在月色下，成熟的刺葡萄的
光泽，好像丰收的乐章里灵动的音符。刺葡
萄又名山葡萄，是福安本地野葡萄品种，味
道清甜。溪塔人因地制宜沿两条溪流的沟

涧种植上千亩刺葡萄，成就了“一村一品”山
葡萄产业。溪塔人栽培刺葡萄时，在溪面上
用铁丝拉线架搭，让藤蔓交叉穿插，自然形
成绵延 6公里的“水上葡萄沟”景观，与新疆
吐鲁番葡萄沟、河北昌黎葡萄沟并列为中国
三大葡萄沟，享誉国内外。著名歌唱家关牧
村来这里采风后，发出了“北有吐鲁番，南有
闽福安”的盛赞。

前几年，去新疆旅游时，我特地寻访过
吐鲁番葡萄沟。那里的葡萄沟是在平地上
架起木架子，葡萄沿着木架伸展枝叶结出果
实。被称为“沟”，是因为它广义的位置，其
生长地点位于布鲁克河的深切河谷而得
名。我认为溪塔的“水上葡萄沟”比其他葡
萄沟更具特色。因为这里的葡萄架下有涓
涓的涧水，既显浪漫又别有情调。

“初似琉璃，终成玛瑙。攒攒簇簇圆圆
小。”刺葡萄成熟之际，踏着滴紫的时光，漫
步葡萄沟砂石路，宛如走入星河般的长廊
之中。风，拂动着葡萄叶沙沙作响，如同隐
约的歌声。葡萄藤下，呼朋唤友，笑语声
声。沿着溪涧沙石小路，顺手采摘一串紫
黑色的葡萄，用舌尖点破那已经胀得欲破
的表皮，那甘甜的汁水涌了出来，一直甜到
了心底。

迷人的“水上葡萄沟”，是风景也是绿色
银行。去年，村里仅刺葡萄种植收入就达
120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53.7万元，村
民人均收入 34218元，村民生活幸福指数水
涨船高。

葡萄丰收时节，村里举办“刺葡萄”采摘
节，将刺葡萄产业与农业观光旅游业完美

“联姻”，留住了人们心心念念的乡愁，也实
现了乡村振兴。村里还打造畲族风情民居、
廊桥、鱼鳞坝、畲家酒坊、沐村民宿、畲族文
化馆等配套设施，溪塔村成为电视剧《那山
那海》的取景点、新晋网红打卡点，一年游客
接待量20万人次。

返程途中，正遇一位卖刺葡萄酒的大
婶，尝了一小口葡萄酒，芬芳馥郁，十分可
口。山葡萄含酸性低、风味甜，是上佳的酿
酒品种。大婶告诉我们，“村里许多村民将
葡萄制成酒后售卖。在家门口种葡萄，卖葡
萄和葡萄酒，睁开眼睛就是美景，动动手就
有收入，日子过得很舒坦。”

聆听小溪奏响的天籁之音，一阵阵饱含
着葡萄香的夜风吹过，我的心不由得沉醉在
溪塔初秋浓浓的香甜里：这芬芳的葡萄酒不
正是畲乡人民用辛勤劳动酿就幸福生活的
生动写照吗？

今 日 乡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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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耀琳

这方天地别样红

溪塔夜色葡萄香

出福安城往北，经潭头镇区后，沿蜿蜒山
路前行，越过几座山，再绕过几道弯，便进入
了俗称福安北区的腹地山野。老区基点村太
逢、东坑就坐落其间。村庄背靠茫茫群山，山
势陡峭，林木繁茂。沿山东出，可抵范坑；西
进、北上便到寿宁斜滩、竹管垅、南阳等地。
源于东山的长溪，从两村穿境而过，整日潺潺
作响，像是一条白练把两村紧紧联系起来。
两村相距仅二三里地，东坑居溪上游，太逢居
溪下游。可能是下游地势略微平坦，因此，太

逢村比东坑村大些，人口也相对集中，四五百
户的村落成了当年这一带方圆数十里的物资
集散地，一处商品交易市场，曾经红火一时。

地处偏僻、耕地稀缺的这块地方，因耕作
条件差，原本就收成少，温饱困难。在国民党
反动派统治下，苛捐杂税，抓丁派款，更使百
姓雪上加霜，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这些苦大
仇深的穷苦农民，最易接受革命道理的宣
传。而这里地僻人稀，山高林密的陡峭山地
也给革命活动造就了有利条件。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反动派加
紧清剿共产党组织的白色恐怖日子里，中共
福安组织将工作重心从城镇转向农村，把革
命火种播向这片蕴藏着巨大反抗力量的土地
上。叶飞、马立峰、詹如柏、曾志等革命先辈
曾在太逢、东坑一带领导农民开展轰轰烈烈
的革命斗争。

1933年春，由于国民党当局日益加重的
苛捐杂税和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加上上年
的天灾水患，农事大受影响，秋季收成极差。
广大贫苦农民春节刚过，粮食已尽。饥饿和
死亡严重威胁着无数生命，广大农民悲痛至
极，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时，福州中心市
委提出，要把发动春荒分粮斗争作为闽东北
最中心的斗争。

党的号召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的迫切要
求，它像一团烈火点燃福安各地的无数干柴，
一场春荒分粮斗争迅速在全县全面爆发。广
大饥寒交迫的农民，在游击队、红带队和自卫
队的领导和保护下，如潮水般涌入地主豪绅
家中，名为借粮，实则分粮。

这场春荒分粮斗争矛头直指乡村地主豪
绅，给他们以沉重打击。他们不甘心经济利
益受到损害，为了镇压这场分粮斗争，地主豪

绅勾结反动派大肆捕捉杀害农会骨干、烧毁
房子，企图迫使农民屈服，放弃斗争。在这场
轰轰烈烈的春荒分粮斗争中，闽东北工农游
击第一支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打击敌
人，成为群众开展斗争的坚强后盾。

这场声势浩大的春荒分粮抗捐斗争，震
撼了地主阶级在乡间的统治地位，也使得更
多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聚集在工农革命武
装之下。就在这种形势下，1933年 8月 1日，
福安县在太逢村后山的一座民房里召开由各
乡革命群众大会产生的代表大会，成立了福
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福安县革命委
员会。如今，90年过去了，当年开会的房屋犹
在，为一座三层土墙民房，三楼还有一条便道
通向山坡，为当时开会时万一遇到情况的疏
散通道。现在房屋已修葺完好，作为革命传
统教育基地。

代表大会正式选举革命委员会委员 18
名。主席詹如柏、副主席郑宗玉、肃反委员
林江弟、军事委员江平、文化委员曾志、粮食
委员郑起奎、土地委员林发黄、财政委员詹
嫩弟。

福安县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发出第一
号布告，庄严宣告，革命委员会是“穷苦人自
己的政府”。布告还指出：“封建的豪绅地主
军阀官僚在反动统治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
民党的掩蔽之下，已经走向榨取广大穷苦群
众最后一滴血的阶段，使劳苦群众日益陷入
水深火热中，过着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这吃
人的社会，到了今天再不能延长了，它已经决
定了死亡的命运。”福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后，北区的各区、乡、村亦相继成立了革命委
员会。各级政权还建立了赤卫队、红带会，领
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借粮和分粮斗争。

紧接着，福安县革命委员会又发布第二
号布告，对打土豪、借款和分粮斗争中具体问
题作了规定。比如规定：“各村革命委员会赤
卫队打土豪、借款，须经区革命委员会打条盖
章许可，否则，均作土匪论处，由区革命委员
会捉拿严办。”“如有不良分子借革命团体名
义，私行打土豪、借款、抓人，均作为土匪。一
经查觉，立即执行枪决。”等等。正是有了这
些规定，使打土豪和分粮斗争得以健康发展，
密切了红色政权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力推
动了福安革命斗争的发展。陈挺将军后来回
忆说：“福安县北部山区农民的‘五抗’斗争开
展得最早，规模也最大。东坑、太逢、咸阳等
20多个大小村庄组织农民集体抗租。”斗争的
烈火燃遍福安北部地区，烧红了福寿边区。

福安县革命委员会，是福安历史上第一
次出现的穷苦人民自己的政权，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是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它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的闽东北土地革命，
已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历史新阶段。

这年冬天，福安中心县委在甘棠鹳里召

开执委扩大会后，福安各地各级党组织纷纷
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与福安交界地区也新
建了边委（县委）。1933年底，在东坑村成立
了中共福（安）寿（宁）边区县委员会。书记范
铁民、组织詹嫩弟、宣传叶家竹，委员林金书、
缪明出、林良森、林江弟。翌年 1月，边委改
县委（后县委机关迁太逢、棠溪等地）。苏区
全盛时，下辖福安境内的上北、下北、西北、东
北和寿宁境内的含溪、阔丘等 6个区委。“20
个支部，80多个党员（不完全统计）”。

过了不到半年，1934年5月，福寿县苏维
埃政府在东坑福庆禅寺成立，主席叶秀藩，下
辖 6个区苏（后来苏维埃政府机关先后迁往
太逢、棠溪）。如今犹存的苏维埃政府旧址，
屹立山坡上，默默地为人们讲述着当年这大
山深处烽火连天的革命斗争故事。

在太逢、东坑相继成立的福安县革命委
员会、中共福寿边委和福寿县苏维埃政府，领
导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
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地主
豪绅十分恐慌，他们伺机反扑。1934年春，国
民党当局在镇压了十九路军之后，重新开始
调集兵马从福州、浙江两路进攻刚刚创建的
闽东苏区和红军。在他们的撑腰下，地主豪
绅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大量建立和恢复反动
民团刀会，在苏区内兴风作浪，烧杀掠抢，进
攻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配合国民
党军队“围剿”行动，企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
扼杀在襁褓之中。

1934年 8月 27日，东坑村遭遇开基以来
最大的劫难日。这天凌晨，国民党动用驻扎
在赛岐的教导团，在寿宁等地反动民团大刀
会配合下，趁着黎明时分，兵分三路从范坑、
洪门岗、太逢三个方向齐头并进，围剿东坑
村，疯狂纵火焚烧民房，一时家家起火，火光
冲天，全村遍地残墙瓦砾，还烧死了 3 个村
民。全村 1000 多人居无房，身无衣，食无
粮 。劫难后，全村人丁大减，田园荒芜，“五
年没听鸡打鸣，十年未闻婴儿声”。上千人的
村庄到新中国成立时仅剩280多人。

大劫难更激起了人民群众对反动派的仇
恨，锤炼得更加英勇顽强。许多年轻人参加

红军游击队，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在对敌斗
争中，东坑村有 21位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在血雨腥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太
逢人民英勇不屈，顽强斗争，也付出了重大牺
牲。据《福安烈士名录》记载，太逢籍的烈士
就有40名。烈士林中树，生前系中共福安上
北区委委员，1935年不幸被敌人抓获，遭到敌
人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严守
党的秘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
诚。敌人无计可施，用石头将他活活砸死，在
雨点般石块砸下时，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和苏维埃政府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51
岁。上北区区委委员林惠坤在遭敌人突袭
时，大腿中弹负伤被捕，凶残的敌人将他砍头
杀害，时年 40岁。敌人手段残忍至及，英雄
正气感天动地！

当年，还有个“独腿战士”深受北区乡亲
们尊敬。他叫林其鸿，是闽东北工农游击队
第一支队队员，在詹如柏、江平的带领下，几
进匪巢敌营与敌周旋，英勇战斗。1933年 9
月 17日，游击队领导人江平到深山密林的百
丈坑一带养伤，不幸被敌残杀。第二天，林其
鸿强忍悲痛，发动群众冒险买了一口薄棺安
葬了游击队领导的遗体，却引起敌人对他的
追杀，不幸被打断右腿。这位“独腿战士”仍
以顽强的毅力活跃在革命队伍里，坚持与敌
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带领当地乡亲修了
江平墓，向烈士表示敬意。“独腿战士”林其鸿
也倍受人们尊敬。

我们来到潭头时，正值盛夏。走在有着
“芙蓉李之乡”美誉的潭头镇的乡间山道上，
一路可见李树成片，茶树成行，郁郁葱葱，一
派青绿。绿水青山正在转化为金山银山。地
处大山深处的太逢、东坑村民都过上了小康
生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别引人注目的
是村委会的围墙和革命旧址里书写、张贴着
许多红色文化宣传图文，向人们展示这偏僻
山村曾经的光荣，让人们了解这里为共和国
的诞生作出的重大贡献。红色的围墙，红色
的遗址，红色的村庄，这方天地别样红！
（本文史实参阅了福安市有关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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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沟下畲歌对唱葡萄沟下畲歌对唱


